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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婦

打從我有記憶起 就是個跟所

有 美 字無關的人 我沒有美好

生活 沒有美麗外表 沒有美學概

念 沒有審美觀 更糟的是  我
還是個畫畫白痴 壓根兒我都不敢

奢望我這輩子能與 美 字沾上一

點點邊 更別提遨遊在我一無所知

的創作天地

但 生命就是這麼奇妙 在

一次就業輔導的自我探索課程 接

觸到藝術治療 從此我不但如癡如

醉地愛上它 更踏上了一趟充滿冒

險 悲喜 創意的生命之旅

剛開始我很乖的每天在家有

事沒事 就照課堂上素貞老師引導

的方式畫曼陀羅 先畫圓 然後用

自己的方式盡情上色 雖然不知所

以然 但在我用手肆無忌憚 隨心

所欲塗抹色彩的過程中 玩得好開

心 好開心 那種感受到自由 全

然的自己 給了我解放 掙脫的力

量 彷彿38年來生命所欠缺的歡
樂 一股腦兒全湧向了我

當時 我還真以為已嘗到了

藝術治療的 聖果 卻不知

這只是小小的開胃菜 真正的 主

菜  還在後頭呢
隨著在紙上以色彩盡情塗抹

的過程以及作品的呈現 我堅硬固

著的心靈開始有了異動 跟著線條

狂野的飛舞 它  不再堅固 正

一點一滴瓦解 因著色彩莫測的變

化 對自我不再熟悉 反而逐漸陌

生

一股莫名的害怕 恐懼 隨著

不斷創作與日劇增 直到那張

血淋淋的畫作呈現 這才揭開了我

不知名的恐懼與害怕的序幕   
從小我就是個無敵鐵金鋼 也

是個打不死的蟑螂 對於一切的傷

害我都認為理所當然 全然承受

從不質疑 但在我命名為 防禦

的畫作 看到流著血淚的孤單小

馬 為了要抵抗憤怒公馬的傷害

不但在自己四周建築高牆 連菜

刀 大砲 手榴彈 手槍都隨伺在

側以利作戰 而最令我心疼的是

躲在高牆背後 孤軍應戰的小馬

身邊居然還放著一堆老舊的格林童

話和一個被打上大X X的玩偶
一個稚弱 無助 正需要被

保護 被疼惜的生命 居然必須孤

單 艱辛的為生存奮戰 這到底是

一個怎樣的生命 讓如今已身為人

母的我如此心痛

隨著色彩的揮灑 線條的飛

舞 我陸陸續續畫出 我到底要什

麼 我的喪禮 以及 童年自

畫像 望著那些畫作 那個無

言 頑強 被關在鐵籠 的小孩

深深震撼著我

一股強大的力量 將我推到

早已淡忘的少年時期 當時我們母

子四人正日夜遭受繼父肢體 語言

暴力 精神虐待的摧殘 當時只覺

軟弱的母親 幼小的弟妹急需我的

保護 我的生命永遠只有一個使命 
 就是替我的家人不斷 不斷的

承擔

透過創作 我的喪禮 我讓

充滿憤怒 怨恨與自責的孩子平靜

下來 用滿懷母愛的雙手 為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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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己布置了花海的靈堂 沒有悲

傷 只有重生的喜悅 我也把美麗

的鮮花圍繞在宛如熟睡中的屍旁

寶貝防身武器也  妥當的陪葬
無臉的玩偶也有了應有的五官 望

著棺木裡的她 我知道她擁有我的

愛 已無怨 無恨地安息 我也明

白 38歲的我已獲得釋放的力量
但 以數張畫紙拼湊而成的

童年自畫像 就令我甚為不

解 幼年有天才神童之譽 一向就

是眾人開心果的我 為何透過創作

呈現 竟是如此的走樣  
而 真美 這張畫的出現 不

但摧毀39年來我所認識的自己 更

把我推向探索生命的漩渦 引起

好大的巨浪

真美 這張畫 在皮膚光

潔 體態豐盈的裸體上 斷頭 斷

手 斷腳 鮮血從斷頭與四肢截斷

處奔湧而出 在黑暗混亂的背景襯

托下 顯得格外乾淨而出色 當時

我一點也不覺得悲傷 只覺得這才

是我生命的真相

但後面繼續接踵而來的創作

竟是一張張全身布滿傷痕的截肢裸

體 還有被打得滿頭是血 斷手斷

腳 血流滿地的 真實的自己

我當家暴志工已有多年 很清

楚我曾是受虐與目睹家暴的兒童

但只限於記憶上的認知 至於生命

中深藏的痛楚 從未碰觸過 透過

創作過程 由一道一道的傷痕 喚

醒了最深層的哀傷 而一滴一滴的

鮮血 正訴說著童年時期對生命的

絕望 此刻 我才深刻體會 原來

這就是 受虐兒 的 望與悲傷

一直以來 生命中所有殘酷的遭

遇 我都視為理所當然 理當承

受

我從不知道我所有的只是扭曲

的生命 更可怕的是 我竟也這樣

嚴苛的要求我的兒女 我曾殘忍無

情的鞭打他們 直到他們也頭破血

流 躲在牆角用悲傷 望的眼神

望著我時 我才錐心刺痛的驚覺

我在做什麼 我在做什麼

透過 真實的自己 的畫作

由畫面 孩童被砍頭 截肢 勒頸

的憤怒中 我才終於開始面對我生

命的真相 我痛不欲生 每天除了

創作 根本無法思考 無法言語

更無 面對我心愛的兒女 在生命

糾結的傷痛 我只能用色彩揮灑

我對孩子的愧歉 我只能用線條刻

畫出我對母親的指控與恨意

就這麼日以繼夜 我不斷透過

創作與自己內在對話 終於 入土

為安 死亡 出現了 看著一

個個被吊死的無臉人 看著一堆堆

相連的墳墓 我領悟出 生命中的

某個階段已經結束 此刻正是另一

個階段的開始

而 孤獨的老旅者 與不斷

出現的 路 正顯示滄桑的生命

我宛如白髮蒼蒼的孤獨老人

踽踽走在人生道路上四處流浪 由

希望 至 無擇的接受 這個創

作過程 也讓我重新體悟生命

透過創作 終於體悟生命的尊

貴後 我運用不斷的創作去與我的

婚姻對話 當我畫出 我的媽咪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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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公 時 由畫面中母親與

先生的形影呈現糾結 我釐清了我

心目中對母親與先生曾有的角色混

淆 我不再對先生投射自己對母親

的悲情 我不再背負屬於先生的責

任包袱

看著 滄桑下的堅持 困

境下的力量 作品中我堅定擁抱孩

子的畫面 我也釐清了並非經濟無

法獨立而沒有選擇出走 而是 我

不輕易向命運低頭 雖然這是一場

母親用死逼迫我嫁的婚姻 但它依

然是我的生命

我要對它負責 沒有經過努

力 我絕不輕言放棄我的家庭 輕

言放棄我的生命 所以當面對 孤

獨的路 這件作品時 我就很清楚

未來將是如圖中所顯現 一條沿途

烈火焚燒 漫長 遙遠而無盡頭的

路

當然日月依然旋轉 摧殘還是

繼續 可是透過創作 接受事實真

相後的我 不再選擇沉默 我學習

當下表達我受傷 憤怒的情緒 我

學習堅定表達自己 拒絕扮演被遷

怒的對象 我也開始用創作與孩子

分享我的生命故事與對他們滿滿的

歉意

對先生我也放手一搏 不再替

他承擔 不再去迎合他 我開始認

真思索 培養能力 等待機會展翅

飛翔 想不到 我竟發現先生開始

注意到我 八年的藝術創作讓我變

得很不一樣 他開始學習用新的角

度看待我這23年來被視為糞土 卻

又高深莫測的陌生妻子

我從小認為 我是個不需要

愛的孩子 長期受虐的我 更是認

定 我也是個不需要愛的女人 直

到多年前與初戀情人的重逢 我全

然崩潰

那時我才明白 當年我的離

去 不僅是放棄了他 更是放棄了

自己 我放棄追求幸福 放棄愛人

與被愛的機會 剎時我無法原諒自

己 我又無法呼吸 無法言語 只

能再透過畫筆 用色彩一點一滴揮

灑歉意 用線條一筆一筆尋找我心

靈的 跡

經過漫長的畫圓 上色 再畫

圓 上色 沒有目的性 只是跟著

感覺走 就這樣不知不覺我觸動了

心靈深處 生命河流的開啟 隨

著 下雨成災 崩洩的風雨 深濃

的愛排山倒海而來 淹沒了長期乾

枯的我

原來 我是個非常渴望愛的

小孩 是個非常需要愛的女人 在

活著 創作中 看到宇宙間快速

衝動的火球 它散發出的光與熱

讓我感受到生命的堅持與生生不

息 而 煎熬 中的放大朣孔 卻

告訴我 生命的真相並不重要 重

要的是 在生命過程中 你學習了

什麼

透過 好累 硬撐

讓多年來總是在背負他人包袱的自

己 學會勇敢拒絕 勇敢說不 回

歸到自己單純的生命

這次我用大量不同年齡 不同

樣貌 不同情緒的 自畫像 與

我的愛情對話

這時段的自畫像 我用的是細

細撫摸臉龐的心情 一筆一筆畫出

深藏在軀殼下的各式真實靈魂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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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撫摸 憤怒的 悲傷的

堅強的 驚喜的 頑皮

的 美艷的 恐怖的

邪惡的 各種自畫像 我再次接

納了真實與全然的自己

漸漸的 我學會寬恕 寬恕別

人的生命之過 寬恕自己的生命之

過 長期被壓抑 被扭曲的我 終

於回歸生命的自然樣貌 沉重多年

的生命 剎那間輕鬆了起來

然而 在這浩瀚無垠的創作宇

宙 我就是我 藝術治療提供一

個讓我備感安全 溫馨 自由 開

放的創作天地 在這裡我無須向旁

人解釋 說明 不用擔心害怕他人

的誤解與指責 我可以盡情探索生

命 我可以竭盡所能舞動人生 透

過藝術的滋潤 我找到對生命單純

的感動 雖然生命的成長與復原

如素貞老師所說 是呈螺旋狀在進

行  
也有很多人質疑我為何一直

還走不出傷痛 為何我不讓事情過

去就算 為何我要一再耽溺過往

透過藝術治療的洗禮 我很清楚

生命的傷痛絕不可能將它當作沒發

生般的就會過去 只有透過一次又

一次的面對 接觸 它痛楚的時間

會慢慢縮短 負向的能量會因著創

作 逐漸轉為生命的力量

記得呂老師曾告訴我一個關於

長毛狗的故事 一隻短毛狗問長毛

狗說 你為什麼總是不斷的舔你

的毛啊 長毛狗回答 因為我

的毛長 如果我不經常梳理 就很

容易打結啊 這個啟示成了我人

生的座右銘 也成為我日後在社區

推動兒童藝術創作 手繪本 社區

劇場的名言

五年來 我一邊用創作與自

己對話 一邊在社區推動兒童藝術

創作 我不是專業人 所以不做藝

術治療 只作單純的藝術創作 透

過營造安全 開放 全然接納的環

境 讓孩子們用屬於他們自己的步

調 方式 盡情的創作 快樂的享

受藝術 他們的真 他們的誠 常

常讓我感動不已

無數次眼看孩子帶著憤怒或悲

傷情緒而來 不必言語 只要有一

盒蠟筆加數張圖畫紙加一顆勇敢開

放的心 透過創作 孩子就能情緒

平靜下來 找到出口 並且創造力

量

今年我更結合手繪本硬體製

作 用藝術創作方式 推動社區兒

童 婦女 銀髮族生命故事手繪本

創作 對於那些不敢嘗試畫畫或文

字展現的婆婆媽媽們 透過雜誌圖

片 相片剪貼 也能讓她們喚醒童

年記憶 重新體驗生命的各種樂

趣

目前 成為文建會社區劇場師

資種子接受培訓的我 也推動社區

劇場 童年時我已累積了深厚的舞

台表演經驗 加上八年的藝術治療

生命探索以及多次的戲劇治療課程

培訓 讓我做社區劇場更是深具意

義

生命真奇妙 只要找到回家的

路 它就有無限的可能




